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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纳西学研究学术史述略

杨福泉①

摘 要: 德国从 20 世纪 60 年代初迄今的纳西学研究，突出的成就是从语言学、文献学的角

度所做的研究，不仅首次系统地公开出版了德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纳西手稿目录，出版了相应

的学术著作，并提出了研究纳西古语为载体的东巴古籍应与当代纳西语及其文本结合的观点，

同时对当代纳西语文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以奥皮茨为代表的德国人类

学家对纳西学的研究，也体现了德国学者重实证和思辨的特点，从对喜马拉雅区域仪式鼓的研

究和聚焦“起源神话”的东巴教的展览，反映了他们微观中见宏观的研究特点。此外，20 世

纪 90 年代以后，德国中青年学者对纳西族民俗和摩梭人社会习俗较为深入的研究，也是当代

西方学者研究纳西民俗和摩梭社会较早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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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 世纪 60 年代对东巴古籍的研究

20 世纪 50 年代以前，德国学术界对纳西学

的研究鲜为人知，尽管有德国传教士等曾到丽江

纳西族地区传教，但尚未见到他们发表的调研报

告和文章等。20 世纪 60 年代初，联邦德国学术

界在对“东方手稿”进行整理、收集和研究的

过程中，意识到了纳西东巴教古籍的重要学术价

值。沃尔夫冈·福格特 ( Wolfgang Voigt) 等学

者动议联邦德国国家图书馆购买已在国际学术界

享有盛誉的东巴古籍。① 尽管当时联邦德国处于

战后重建阶段，德国国家图书馆经费拮据，但当

时的《德国东方手稿》丛书主编沃尔夫冈·福

格特 ( Wolfgang Voigt) 博士努力想方设法争取

经费，并得到了时任西德总理的康拉德·阿登纳

( Konrad Adenauer) 先生的支持。德国国家图书

馆把洛克原先赠送给意大利罗马东方学研究所的

500 多册东巴经悉数买回。当时，罗马东方学研

究所急欲出版洛克的 《纳西—英语百科词典》
两大卷，但苦于资金短缺，只好忍痛割爱，卖出

这批古籍来筹资。洛克在 《德国东方手稿目录》
第七套第一部 《纳西手稿目录》的前言里也说

到了这件事，指出 500 册纳西手稿是他原来赠送

给著名藏学家图齐 ( Giuseppe Tucci) 教授任所

长的意大利罗马东方学研究所的，后来图齐教授

因为要出版洛克编纂的 《纳西———英语百科辞

典》而碰到了经费上的困难，所以就把这些纳

西东巴古籍卖给了西德国家图书馆以筹集出版资

金。② 关于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直接支持资助购

买东巴古籍和邀请洛克来进行编目和翻译一事，

20 世纪 80 年代初和我一起进行合作研究的德国

科隆大学印度学研究所所长对我讲述过，他在写

于 1963 年 11 月 27 日的 《德国东方手稿目录》

第七套第一部 《纳西手稿目录》序言里，也特

别对阿登纳 ( Konrad Adenauer ) 总理本人的支

持表示了感谢之意。

雅纳特 ( Janert． K． L) 教授这样叙述到德

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东巴古籍的情况: “包括洛

克个人收藏的照相复制本在内的 1115 册手写本

被马尔堡德国 ( 西德—译者) 国立图书馆 ( 当

时西德国家图书馆在马尔堡，后来才迁往西柏

林) 购 买 ( 其 编 号 是: Hs，Or，Collection Hs，
Or， 301—677， 1362—1590， 1593—1594，

1596—1601， K， Or， Collection K， Or， 1—
501) 。”③ 英 国 人 类 学 家 杰 克 逊 ( Anth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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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kson) 在他的著作 《纳西宗教: 对纳西仪式

文本的分析评价》中指出，联邦德国马尔堡国

家图书馆共藏有 1 118 册东巴经，其中 913 册为

复制本。① 洛克在《纳西手稿目录》序言里还专

门提到，马尔堡图书馆收藏的纳西手稿中，最早

的一本标有日期的经书是明万历年间 ( 1573 ～
1620 年) 的，他后来在 1963 年出版于德国威斯

巴登的 《中国西藏边疆纳西人的生活与文化》
一书中，明确指出，这本手稿 ( 东巴经) 的书

写时间是明万历元年八月十四日 ( 1573 年 9 月

17 日) 。他这样写道: 明朝时期，丽江的白沙

( 今玉龙县白沙镇) 有一个被称为东腊三兄弟的

家庭，这是大家熟知的一个东巴后裔家庭。三弟

兄之一的一个后人和国柱一直活到 1930 年。三

弟兄都是东巴，都对东巴手稿作过阐释，其中一

本手稿落的日期是水鸡年第七周第八月，猪 14
日蕊恒星 ( 二十八宿第十五星) 时，即 1573 年

9 月 17 日或明万历元年 8 月 24 日。②

此外，洛克还知道其他一些纳西手稿的收藏

情况，据 洛 克 所 述，英 国 曼 彻 斯 特 市 里 兰 德

( Ｒhyland) 图书馆中约有 150 本，巴黎吉梅特博

物馆 ( Musee Guimet) 约有 10 本，荷兰莱顿存

放着大约有 10 本。另外，在伦敦印度事务局图

书馆有大约 50 本属 “汝仲卟” ( 延寿仪式———
译者) 仪式的手写本; 这 50 册手写本是传教士

霍利·罗勒尔 ( Holly． Ｒoller) 在纳西祭司为洛

克举行延寿仪式后向他们购买的。洛克当时不知

道这回事。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还从昆亭·罗斯福

( Quentin Ｒoodevelt) 先生和罗勒尔 ( H． Ｒoller)
牧师那里得到大量手写本，他 们 于 1926 年 至

1927 年在丽江得到这些书。巴黎国家图书馆保

存有 6 册手写本，据说它们是用麽些 ( 纳西 )

文写的。③

意大利著名藏学家图 齐 ( Giuseppe Tucci )
在洛克编著的《纳西—英语百科辞典》 ( 上卷)

序言中说:

我们对洛克博士的感激之情不仅仅限于

他在这套丛书出版中所作的科学贡献，而且

还在于他在丛书的出版中还从经济上也给了

我们很大的支持。④

他在该书下卷序言中又说:

我非常感激我亲爱的不幸去世的朋友洛

克教授对纳西文化的贡献，这东方的文化在

我们这个时代的变迁中消失。我也非常感激

洛克教授对出版我们的这一系列丛书慷慨的

帮助，如果没有他的帮助，这卷辞典是不可

能得以出版的。⑤

洛克 收 到 德 国 国 家 图 书 馆 负 责 人 福 格 特

( W． Voigt) 博士的邀请书后，他作为弗里茨·
蒂森基金会 ( Fritz Thyseen Stiftung) 和德国研究

学会 ( Deutsche Forschungs gemeinschaft ) 的 客

人，于 1962 年 1 月底离开美国夏威夷来到德国，

在马尔堡 ( 严格说是在马尔堡城上上方的奥尔

滕贝 尔 格 ) 着 手 编 撰 现 属 “马 尔 堡 收 藏 本”
( Hs． Or 和 K． Or) ⑥ 的纳西手稿 ( 东巴经) 附

有说明的分类目录。
在将近 4 个月的时间里，⑦ 雅纳特博士协助

洛克编目并和他一起进行研究。⑧ 洛克在马尔堡

编订和描述了 527 本纳西手写本。洛克做完这些

工作后，表示这些有内容提要的编目已可付印。
因此在他回夏威夷 ( 1962 年 10 月 30 日) 之前，

已把这 部 分 书 稿 交 给 了 出 版 商。洛 克 在 写 于

1962 年 9 月 23 日的《德国东方手稿·纳西手稿

目录》前言中特地指出，很感谢雅纳特博士全

力帮助我编撰这纳西手稿目录，他是为数很少的

对这个领域真正感兴趣的人。⑨

到 1962 年 10 月，编订和描述了 527 本西德

国家图书馆所收藏的东巴经，编撰成 《德国东

方手稿目录》第七套第一部 《纳西手稿目录》
一、二卷。编撰工作尚未完成，洛克于 196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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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5 日不幸在夏威夷度假期间因心脏病突发

而去世。
洛克去世后，雅纳特继续进行西德所藏东巴

经的编目工作，继续完成了 《纳西手稿目录》
三、四、五卷。这五卷书是迄今世界上唯一一套

公开出版的东巴经目录，编目比较完整，叙述详

备，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好评。美籍华裔著名语言

学家张琨教授曾撰文评论此书，给予高度评价。
所遗憾的是由于洛克的逝世，后三卷书缺少了对

经书进行比较详细的内容提要。
根据雅纳特教授的回忆，作为洛克助手和

《纳西手稿目录》编者之一的他，抄写洛克所写

的资料，列出了东巴教仪式分类表，最后付诸出

版。雅纳特教授说，这部目录很遗憾既不包括所

有可得到的纳西手写本的题目，也不包含全部标

有“洛克编号” ( Ｒock Number) 的手写本，但

雅纳特教授觉得它的出版是有意义的。目录所依

据的洛克手写笔记已由他在回夏威夷时带回，因

此当时已不可能重新获得。①

这套书里的分类表所列的主要的纳西宗教仪

式分为几部分，每个主要仪式由几个小祭仪组

成，这些小祭仪看来总是依一定的连续次序举

行。在表中，这些小祭仪也都编了号。由洛克后

来增补的小祭仪已并入原号码顺序排列，并在各

个连着顺序的号码前加上一个或一个以上的零，

以此标其特征。另外，在任何一个小祭仪中咏诵

的特定手写本的题目依顺序排列，同时标以字母

( 比如 50，aa，a－z，AA－AZ，Ba－Bz，Ca－Cj) ;

作者后来增补的可合并在连续顺序中的题目，以

在 分 开 的 字 母 后 标 以 阿 拉 伯 数 字 的 方 式 表 示

( 如 50: C，C1、C2，或 50，Ab，Ab1 ) ; 尚不

知其题目的手写本在连续顺序的字母后用—号标

出 ( 比如: 50，f、g，或 50，Be－Bn) ; 后来增

补的只知属于某个特定祭仪，但不知其在各个仪

式中实际位序的详情的手写本题目，以附加括号

的字母标出 〔比如: 50， ( Da) － ( Du) 〕。雅

纳特教授指出，这个分类表中提供了依书中的

“洛克编号” ( Ｒock Number) 编成的索引。②

二、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

纳西语文和摩梭研究

洛克在夏威夷度假期间谢世后，雅纳特教授

继续研究纳西东巴古籍，主要是从文献学、语言

学的角度。与他的夫人合作，按照 《纳西手稿

目录》的编目，把西柏林国家图书馆 ( 马耳堡

国家图书馆后来搬到了西柏林) 所藏的东巴古

籍摹写编印出版，笔者 1984 年在德国时看到已

出版了 8 大卷。他认为把藏于图书馆的东巴古

籍③公诸于世是进行研究的第一步工作，只有让

不同国家的学者看到东巴古籍的面目，才谈得上

进一步深入的研究。1988 年 1 月至 1985 年 1 月，

1986 年 3 月至 1988 年 3 月，他邀笔者到西德科

隆大学进行合作研究，完成了 “联邦德国亚洲

研究文集“第七套 《纳西研究丛书》的 《现代

纳西文稿翻译和语法分析》《古代纳西文稿翻译

和语法分析》《现代纳西语语法》 《纳西语—英

语词典》等著作，其中第一卷于 1988 年在波恩

科学出版社出版。在笔者与雅纳特的语言文本研

究中，根据他的建议，参考了洛克所用的拉丁记

音符号系统，创制了一套可以在打字机上全部打

出的拼音文字符号，雅纳特称之为 “科隆文字”
( Koen script) ，将当代纳西语大研镇方言的四个

声调分别用 1 ( =国际音标音值的 33) ，2 ( =国

际音标音值的 21) ，3 ( = 国际音标音值的 12) ．
4 ( =国际音标音值的 55) 标识。他的基本观点

认为，这个“科隆文字” ( Koen script) 不是用

来记音，但是可以方便书写，尤其可以在打字机

上可以全部打出。④ 而不是如国际音标一样用来

记音的。

雅纳特在当时估算全球的东巴手稿 ( 古籍)

应该大致有 5 万册左右，他当时提出应该共享全

球的东巴古籍资源，认为首先要把分布在全球的

东巴手稿全部认真地编目并公开出版，这样大家

就可以研究它们。而所有编目所使用的记录文字

应该是可以在打字机上打出来的，不应是如传统

的音节文字那样不可能在打字机上打。所以他提

出创制这个实用的 “科隆文字”就是为此而准

备的。⑤

雅纳特是目前西方学者中为数不多的从语言

文献学角度研究纳西学的学者之一，其研究方法

继承了德国传统的语言文本研究方法，以文稿为

本，逐字逐句分析解剖，求其真意，翻译过程即

是一个语音、词汇、语法的研究过程。这种研究

·05·

思想战线 2016 年第 5 期 第 42 卷 №. 5，2016 Vol. 42

①

②

③

④
⑤

Janert． K． L: Forward，Verzeichnis Der Orientalishen Handschriften in Deutschland，Band VII，1 Josheph FrancisＲock Na－khi Manuscripts，
Franz Steiner Verlag GMBH·Viesbaden，1965，pXI．
Ｒock． J． F Ｒock． J． F: A Na－Khi－English Encyclopec Dictionarry，Part 1，ISTITUTO PEＲ IL MEDIO ED ESTEＲMO OＲIENTE，Ｒoma，
1963，p． xiv．
Janert． K． L: Forward，Verzeichnis Der Orientalishen Handschriften in Deutschland，Band VII，1 Josheph FrancisＲock Na－khi Manuscripts，
Franz Steiner Verlag GMBH·Viesbaden，1965，pXI．
就笔者所见，20 世纪 80 年代初计算机还不见用于德国大学的人文研究机构中。
Stories in Modern Naxi by Yang Fuquana and Prefaced and edited by Klaus Ludwing Janert，VGH Wissenshcaftsverlag． Bonn，p. 14．



方法以其严谨细腻、对实词虚词逐词逐句穷就文

本底蕴的特点饮誉于世界学术界 ( 如德国的梵

文和其他语种文本的研究) ，它除了能保留民族

语言文化的本来面目和真实性之外，也为从多种

角度进行研究的学者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资料。同

时，在这种深钻穷究、以语言、词汇、语法剖析

为本的研究中，也能探究出不少有关民族历史、
语言演变、民族关系、民俗宗教等方面的很多问

题。我国著名语言学家傅懋绩先生研究东巴古籍

的方法与此有相似之点。
著名学者季羡林在德国留学期间，曾经是雅

纳特教授的同学，他对雅纳特教授有过一些回

忆。1936 年，季羡林负笈德国，到哥廷根大学

主修梵语，师从瓦尔德施密特教授。与雅纳特教

授是同学，张光璘先生曾转述过季羡林先生对雅

纳特的一段回忆:

梵文班从第二学期开始，来了两个德国

学生: 一个是历史系的学生，一个是一位乡

村牧师。前者在季羡林来德国前，已经跟西

克教授学过几个学期梵文，是位老学生了。
季羡林开始时对他肃然起敬。然而，过了不

久，就发现他学习梵文很吃力。尽管他在中

学时就学过希腊文和拉丁文，又懂英文和法

文，但是对付这个语法规则烦琐到匪夷所思

程度的梵文，他却束手无策。在课堂上，只

要老师一问，他就眼睛发直，张口结舌，说

不出话来。瓦尔德施密特教授并不是脾气很

好的人，他一生气，这位老学生就更加不知

所措，常常使课堂气氛变得十分紧张。一直

到二战爆发，这位德国学生被征从军 ( 据

雅纳特教授的讲述，他被分配到负责在飞机

上运输物资的部队里) 。①

季羡林先生生前多次告诫学生，在这个世界

上，可以蔑视任何人，唯独不能小视德国人。林

梅村先生的回忆中说，张光璘先生讲的故事，我

也听季先生说过。但张先生没把这个故事讲完，

其实这 位 “老 学 生”就 是 前 面 提 到 的 雅 奈 特

( 即雅纳特) 教授。二战结束后，雅奈特重返哥

廷根，在瓦尔德施密特指导下继续攻读梵语，最

终获得了博士学位，在科隆大学当教授 ( 笔者

按: 笔者在德国期间，雅纳特是科隆大学印度学

研究所的所长) 。吕德斯的遗著 《秣菟罗碑铭》
( 哥廷根，1961 ) ，就 是 他 整 理 出 版 的。此 外，

他还出版了 《印度手稿图录和分类研究目录》
( 威斯巴登，1965) 、《印度和尼泊尔手稿》 ( 合

著，威斯巴登，1970 ) 等专著。雅奈特不仅征

服了梵文，而且还开始研究纳西东巴文献和纳

西语。②

1977 年，西德学者普鲁纳尔 ( Prunner，G)

在《民族学》上发表了 《纳西象形文所反映的

亲属制度》③ 一文，算是最早从民族学人类学角

度进行纳西学研究的论文。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

德国民族学家苏珊·克内德尔 ( Susanne Kndel)
深入到云南纳西族摩梭人 ( 纳人) 居住地永宁

等地，对摩梭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完成了

研究摩梭亲属制度和国家权力的博士论文。她在

《永宁摩梭的亲属制度和中国的国家权力》文中

指出，过去，中国地方志中官方所做的民族志著

述都把纳西和摩梭人作为一个单一的群体。汉人

把他们称为“麼些”，发音为 “摩梭” ( moso) 。
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个名称就被 “纳西”
这个族称取代了，④ “纳西”其实只是丽江纳西

人的自称。永宁纳人在与汉人打交道的时候用的

还是“摩梭”这个老名称。事实上， “摩梭”
( 纳) 和“纳西”的语言关系很近; 在他们的语

言中他们都自称 “纳人” ( 纳西与纳日) ; 他们

有共同的神话，讲述他们怎样迁居到现在的居住

地; 在神 话 中，这 些 迁 徙 群 体 的 名 字 都 是 相

同的。⑤

苏珊博士在她研究摩梭人的论著中提出了

“性联盟” ( sexual union) 这个概念。她指出，

摩梭人中也有正式的婚姻，但很少见。摩梭人认

为，性伴侣之间不可能像血缘亲属之间那样亲

近，因为血缘亲属在他们的整个一生中相互都很

了解。不管结婚与否，伴侣都要避免同居在一

起，因为家里的陌生人是家庭分裂的潜在因素。
摩梭人喜欢伴侣之间的走访关系，因为这能让摩

梭人维持一种和谐的家庭关系，这一点他们尤为

自豪。走访关系的开始除伴侣双方外不再涉及其

他方，关系的结束也是如此。男方一般夜晚到女

方家访宿，清晨就离开。双方自始至终都是各自

母方家庭的成员。这种关系下诞生的孩子属于女

方家庭。虽然社会要求男方向其女伴和孩子赠送

礼物，但所赠送的礼物实在太少，不足以在双方

之间建立起经济依附关系。她指出，根据她在调

查中的了解，一旦某个关系结束了，赠送礼物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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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梅村: 《忆季羡林先生》，《南方周末》2012 年 9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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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停止。迄今为止，这一类型的制度化性联盟

只在印度喀拉拉邦的纳亚尔人社会 ( the Nayer of
Kerala) 中被发现过，但那也只在英国人入侵之

前，后来它就因为其本身而被瓦解了。①

此外，苏珊还提出摩梭人的另一显著社会特

征是基于血统的群体 ( a descent －based groups)

和外婚的母系世系群 ( exogamous matrilineages) :

从早 期 的 一 个 母 方 家 户 ( a mother household
form) 分裂出来的摩梭家户构成了一个继嗣群，

被称为“斯日” ( sizi ) 。斯日的成员认为他们

都来自“同一根骨”。② 他们会把血缘连环回溯

到五代之远 ( 很少有更远的) ，这样 “斯日”成

员的数量可达 100 人 ( 大多少于 100) 。在理想

的状况下，只有有母系关系的人才能成为群体成

员。苏珊还指出，在纳西人中，以及在喜玛拉雅

地区的其他父系族群中，普遍都会用 “一根根

骨”来指称 ( 父系) 世系群的成员，与此一致

的一 个 观 念 是 母 方 亲 属 和 姻 亲 都 被 认 为 是

“肉”。而摩梭对母系世系群成员的确有 “骨”
的观念，但她提出根据她的调研，发现对于父系

方的亲属，他们并没有“肉”的用词。
不过，如前所述，理想的状况常常无法达

到。因此，一方面，摩梭人对于斯日有着一种明

确的母系思想，苏珊指出这也是她把这种群体称

作“基于血统的群体”的原因。苏珊还指出摩

梭人的社会特征还有 “类似氏族的迁徙群体”，

摩梭祖先在迁到永宁时有四个群体，分别为西、
胡、牙、峨，几乎每个摩梭人都能说出他自己按

母系继承血统的那个群体的名字。此外还有贵族

中的掌权者通常实行婚姻和父系世系制度这个社

会特征。
德国 柏 林 自 由 大 学 东 亚 研 究 所 的 艾 娃

( Eva) 博士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到云南宁蒗县永

宁地区进行博士研究的田野调研，1992 年发表

了论文《“幸存的活化石”: ( 中国) 永宁非父权

制的摩梭人———一个民族学和民族政策的研究目

标》，③ 她在文中提到，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中

国的学者对这个大多数人保持了非一夫一妻制和

父权制的藏缅语族族群进行了全面的调研，受到

恩格斯和摩尔根进化论理论影响的这些学者，把

这个族群认定为是一个保持了人类早期婚姻和母

系亲属制度的 “家庭的活化石”。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这个族群相比 1963 年时已经发生了很大

的变迁。20 世纪 80 年代的研究，揭示了 1949
年之后特别是 “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权力

机构如何致力于促进摩梭人社会向父系制的转

变，而摩梭人保留至今的亲属制度，则使它的母

系 制 传 统 习 俗 在 社 会 和 经 济 的 巨 变 之 中 得 以

幸存。

三、20 世纪 90 年年代以来

奥皮茨为代表的人类学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

对纳西学进行了深入研究的一个杰出学者是米歇

尔·奥皮茨 ( Michael oppitz) ，他的田野调查都

集中在对喜马拉雅地区民族社会的研究。这其中

包括对尼泊尔夏尔巴 ( Sherpa) ( 1968) 和马嘉

尔 ( Magar) ( 1980 ～ 1991) 的研究。他的主要

研究兴趣在于对本土宗教 ( 萨满教) ，艺术与物

质文化以及口传知识的传播的研究。
1997 年，当时在瑞士苏黎世大学任民族学

博物馆馆长的德裔人类学教授奥皮茨 ( Michael
Oppitz) 与当时的丽江县东巴文化博物馆合，从

1997 年 12 月 4 日至 1998 年 5 月 15 日，举办了

一个聚焦在东巴教的学术展览，来自中国、瑞

士、德国、意大利、美国、法国、葡萄牙等国的

学者专家和社会各界人士 200 多人参加了展览开

幕仪式。笔者应邀在展览期间赴该馆讲学，并仔

细看了展览。
此次展 览 取 名 为 “Naxi Dinge·Mythen·

Piktogramme” ( 德语的意思是 “纳西之物、神

话、象形文字” ) ，从题目上也可以看出来展览

设计者奥皮茨的意图。奥皮茨认为，不应把东巴

教的仪式法器等物件与神话孤立分割开来看待，

这二者都是仪式的有机构成部分。他想在展览中

体现这种二者相依互存的关系。他曾对笔者说:

我不太在意要使人们知道东巴仪式鼓的

尺寸、用途等所谓 ‘科学的理性知识’，而

是要使人们知道东巴的法鼓会飞这样的传

说，启示人们去寻找一种宗教的思维、源流

和纳西宗教中人、神、仪式、祭品的相互关

系，体会一种民间宗教中的艺术和美学意

义。我们此次展览不是像有的展览那样以展

出一些贵重的东西来体现它的价值，纳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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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教是民间宗教，其仪式物品的价值大多不

是在于它的经济价值，而在于它深厚的宗教

意义、文化内涵、艺术色彩和美学价值。
从他的话中可以体会到，这位人类学家想以纳西

族本土宗教的思维特征贯穿整个展览，使展览的

整体布局体现出一种文化结构的意图。笔者觉

得，这种办展览的思路是十分新颖而有创意的。
从学术思维上讲，它与一般就展品介绍展品，重

在外在学术性的解释而忽略它在本族文化中的内

在涵义和阐释的做法截然不同。以本民族的起源

神话做为展品的基本解释，从看去浪漫和荒诞不

经的神话故事中，却可以真实地抓住该族宗教的

一些文化特质和思维方式，以及它与周边相邻民

族的文化源流、宗教异同、互渗的关系，从总体

上去把握这种宗教文化。
曾对纳西族宗教和喜马拉雅地区很多民族的

宗教进行过深入研究的奥皮茨教授指出，纳西族

社会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千百年来，纳西人

生活在一个受多种文化影响的十字路口，包括印

度人、缅甸人、西藏人、蒙古人和汉人的文化，

这些周边拥有伟大的古文明的国家和民族对纳西

人有深刻的影响，纳西人的文明反映了多元文明

转变和转化的一种结果。他们共有的风格和特征

反映了他们和或远或近的邻居共同分享的内容。
在喜马拉雅区域和西藏高原东部地区，不少族群

没有书写文字而只有口述传统。他们的文化处于

民族国家的边缘，与那些有组织和书面学说的宗

教或意识形态有较大差异。对纳西人的宗教和喜

马拉雅区域以及西藏高原东部地区那些无文字民

族的宗教，是值得认真地进行比较研究的。①

奥皮茨教授对上述这些地区包括纳西人在内

的巫师、祭司所用的仪式鼓以及其他宗教法器，

就做过深入的比较。特别在东巴教的仪式鼓与羌

族和喜马拉雅区域的仪式鼓的比较研究，别开生

面，以小见大，有很深的学术洞见和观点。他从

东巴教的仪式鼓起源的神话传说受到启发，认真

对喜马拉雅周边地区国家各个民族的仪式鼓进行

了比较，特别是与纳西族有历史渊源或宗教方面

相互影响的一些民族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分

析它们的起源神话传说、形状 ( 比如有些仪式

鼓是单面，有的是双面) ，鼓面上的图案。关于

仪式鼓的神奇传说，比如在喜马拉雅为中心的周

边区域有传播得很广泛的一个本教祖师骑法鼓与

佛教高僧斗法的故事 ( 在纳西族中是东巴教祖

师东巴神罗和米拉斗法 ) ，这个故事反映了本

教、东巴教以及这一区域普遍认为本教祖师会骑

法鼓飞行的共同传说。
奥皮茨通过这个仪式鼓的比较研究指出:

在以上提及的各种宗教之争的故事中，

争执的根本问题其实是相同的，即宗教霸权

问题 ( religious hegemony) 。实际的争执点

在不同的版本中有不同的表述，主要是: 对

某一领地的控制权 ( 如大山、湖泊等) ; 处

于危险之中的教义的真正价值; 传播本派教

义、压制敌对教义的权力; 某些仪式活动的

取缔; 或者简单说来就是谁最重要的问题。
拥有口头传统和文字传统的两种文化之间不

断发生碰撞，由此产生各自代表之间的冲

突。在这些冲突中，往往一方是喇嘛，而另

一方是旧宗教势力的代表。在纳西和古鲁的

故事版本中，使用经文和口头吟诵的传统之

间明显存在着冲突。②

2011 年 5 月 13 日，在纽约市鲁宾艺术博物

馆 ( Ｒubin Museum of Art) 隆重举办了纳西东巴

教艺术展，这次展览将持续到 9 月 19 日。在展

览开始的翌日，一个为期 2 天的纳西学国际学术

会议也在该馆举行。这次聚焦纳西东巴文化的展

览吸引了国际相关学术界、文化界广泛的关注。
在会上，奥皮茨教授再次呼吁加快利用现代互联

网技术等，建立全球东巴古籍的共享机制，促使

各个国家都能了解各国收藏东巴古籍的详情，并

能相互研究、切磋、翻译、探究相关问题。他多

年前在我国丽江举办的国际东巴文化学术讨论会

上就提出过这个建议，可惜还没有引起各个收藏

有东巴古籍的国家足够的重视。
此外，还有德国的几个青年学者在 20 世纪

90 年代直至本世纪，也做过纳西族的民间文学

和纳西音乐的相关研究。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硕士

研究生习莲 ( Petra Kiel) 在 1993 年来丽江做田

野调查，她主要研究丽江纳西族的民间口头文

学，收集现在不多见于现有出版物中的纳西人日

常生活的故事，从中分析纳西族的社会规范和习

俗，亲属关系以及妇女的生活与社会地位。她收

集了 4 个纳西男子讲述的 10 个故事，她说当时

在田野调查中很难收集到纳西妇女自己讲述的故

事。习莲后来根据这些收集到的故事写了一篇论

文，根据大量国内外的资料，最终完成了她的硕

士论文《纳西族研究的现状 ( 1996) 》。该文对

西方学者洛克、顾彼得 ( Peter goullart) 和雅纳

特 ( Janert． K． L) 研究也进行了评述，对迄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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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纳西学研究学术史述略★
杨福泉★

①
②

Oppitz． M: Naxi Connections: Lecture held at the Ｒubin Museum of Art NY，Naxi conference May 14th 2011．
［德］ 米歇尔·奥皮茨，［瑞士］ 伊丽莎白·许主编: 《纳西摩梭民族志———亲属制、仪式、象形文字》，刘永青，骆 洪等译，杨
福泉校，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364 页。



1996 年中 国 的 纳 西 族 研 究 的 历 史 和 发 展 做 了

评介。
柏林自由大学另一名硕士研究生沃尔夫冈·

威斯 ( Wolfgang Wiese) 在上世纪 90 年代到丽江

调研，对纳西族的 “白沙细乐”进行了研究，

完成了他的硕士论文 《中国云南丽江纳西族的

合奏音乐的白沙细乐》。文中他写到， “白沙细

乐”这种纳西音乐最初是用于悼念死者和在丧

葬仪式上演奏，1949 年以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

没能得以延续。在 20 世纪 90 年代重新在民间复

苏的“白沙细乐”则是一个新的民俗现象，它

作为配合旅游的一种娱乐演奏方式，反映了传统

的音乐在时代变迁中的适应性。他的硕士论文的

主题是通过“白沙细乐”对纳西人的文化历史

变迁进行民族音乐学视角的研究，并对丽江在

20 世纪 50 年代用简陋的录音设备对 “白沙细

乐”进行抢救整理的情况进行了评介。

小 结

从上述德国学者的纳西学研究历程看，突出

的成就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语言学、文献学的

角度所做的研究，如列入 “德国东方手稿”系

列的德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纳西古籍的编目和内

容提要等工作，不仅在世界上首次系统地公开出

版了德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纳西手稿目录，并出

版了相应的学术著作。他们率先意识到研究纳西

古语为载体的东巴古籍应与当代纳西语及其文本

结合起来研究，即古今语进行比较的研究。而

且，他们对当代纳西语文本进行穷就底蕴，不放

过任何一个实词和虚词而深钻细研的做法，也是

非常严谨踏实的学风。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以

奥皮茨为代表的德国人类学家对纳西学的研究，

也体现了德国学者重实证和思辨的特点，从所举

的对仪式鼓的研究和聚焦 “起源神话”的东巴

教的展览，就可以看出他们独辟蹊径，小题大

做、微观条分细缕中见宏观的研究特点。此外，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德国中青年学者对纳西族摩

梭人社会习俗的研究，也是当代西方学者研究摩

梭社会较早的成果。

A Brief Ｒeview of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the Naxi Studies in Germa-
ny

Yang Fuquan

Abstract: The Naxi studies in Germany have been carried ou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inguistics
and philology since the early 1960s． Th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clude not only the first systematic
publication of the catalogue of the Naxi manuscripts collected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Germany，but
also the publication of some related academic woks，which have made the point that the study of
ancient Dongba books in ancient Naxi language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study of modern Naxi lan-
guage and texts，and carried out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texts in modern Naxi language． The Naxi
studies by the German anthropologists such as Opitz since the 1990s have embodied the German
scholars'emphasis on positivism and analytical thinking，and the study of the ritual drums in the Hima-
laya region and the Dongba exhibition focused on the myth of the origin have reflected their characteris-
tic of combining the microscopic and macroscopic studies． In addition，the quite thorough studies of the
Naxi folklore and the Mosuo social conventions by the young and middle－aged German scholars since
the 1990s have also represented the early results of the studies in those fields by contemporary Western
scholars．

Key words: Germany，Naxi studies，academic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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